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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防疫英雄”编织健康防御网
记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院士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余晓洁)SARS、甲流、寨
卡、埃博拉……百姓对病毒“谈虎色变”。“猛虎”侵入人体细胞
后，大肆破坏人体“化学工厂”，让人体细胞无法正常生长，甚
至取人性命。

侯云德痛恨曾夺去长兄生命的传染病，从小立志学医，不
让“猛虎”伤人。

道固远，笃行可至；事虽巨，坚为必成。与病毒“斗”了一辈
子的防疫英雄侯云德，8 日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中国科学技
术最高领奖台。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今天，我们一同走近他。

一举“拿下”仙台病毒 破格直升博士

侯云德 1929 年生于常州，小时候半工半读，养过鸡摆过
摊，仍成绩优异。

1958至 1962 年，他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
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一到所里，侯云德就遇上“大事”，动
物房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束手无策。他决心找出“真凶”。

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侯云德判断“罪魁祸首”是仙
台病毒。采纳他“清理动物房所有动物，彻底消毒环境，切断传
播链”的建议后，实验室恢复运转。

“小鼠可能感染几百种病毒，不同病毒分离手段也不一
样。如果没有扎实的科学功底，盲人摸象去试，猴年马月才能
出结果。”侯老学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金奇说，“很多东西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 17 篇学术论文。苏联高等教育
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侯老不惧挑战。上世纪 30 年代，我国科学家就选育出痘
苗病毒天坛株，用它生产的疫苗曾为我国消灭天花做出过巨
大贡献，但基因背景仍未研究清楚。侯老十年磨一剑，完成了
痘苗病毒全基因组测序与分析。这是当时国内完成的最大基
因组全序列。

“侯老的勤奋让人叹服。他独立编著的《分子病毒学》长达
105 万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
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说，老先生毅力惊
人，至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息，累计编译超过 500 册。

地下室里搞“双创” 满抽屉论文“变”新药

26 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客”——— 在地下室里
建起中试生产线，创立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

“我去侯老办公室。他打开抽屉，指着里面的论文说，希
望它们变成药，让中国百姓能用得上。”和侯先生一起创业
的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永庆说。

侯院士曾连任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
会首席科学家，率领团队相继研制出 2 个国家Ⅰ类新药和
6 个国家Ⅱ类新药。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家Ⅰ类新
药——— 重组人干扰素α 1b，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
研发和产业化先河。

干扰素，是病毒“克星”，有广泛的抗病毒活性。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干扰素全部依赖进口，20 多年过去了，现在
干扰素大部分实现进口替代。

“事非经过不知难。从论文到新药，商品化产品化国际
化 9 个字谈何容易！有时连基本试剂都没有，侯老从国外带
回各种宝贵试剂，谁需要他都给。”侯老学生段招军说。

“干扰素α 1b 副作用低，不会引起高烧，我预计若干年
后将在国际市场上取代国外同类产品。”侯云德信心满满。
战略科学家的目光总是投向未来。他说，生物技术产业将像
IT 产业一样，深刻改变人类生活。

保卫人民健康 努力编织传染病防控网

2008 年，79 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
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他领导全体
专家组，顶层设计了我国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
疫情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的总体科技规划。

“三病两率”指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和结核病的发病率
和病死率。专项设立之初，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和种类均居
全球首位。

“侯老在战略上抓住防控链条关键环节——— 检测、筛查
和鉴定病原体；战术上提出传统技术与前沿基因组学、生物
信息、蛋白质组学交叉整合。”金奇说。

在侯老等众多专家、医务人员多年努力下，我国建立起
72小时内鉴定和筛查约 300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知病
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

这张人民健康防御网牢不牢？实战，是检验标准。
——— 2009 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我国 87 天率先研发

出甲流疫苗；
——— 2013 年，我国在全球首次确认并成功应对人感染

的 H7N9 禽流感疫情，4 天内成功分离并锁定病毒；
———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掠去数以万计生命。我

国派出传染病防控队伍前往塞拉利昂，确保零感染零输入，
实现传染病防控的关口前移；

——— 2015 年，一名中东呼吸综合征的韩国患者进入我
国，被监测网络快速发现、确诊、隔离。“疫情不会在中国蔓
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给出“定心
丸”……

跟病毒搏击了一辈子，侯云德从不懈怠。“如果让我对
年轻人说点什么，就是要学点哲学。哲学是规律的规律，在
更高层次指导科研。认识实践再认识，直到无穷。”

▲侯云德院士在办公室查阅资料（2017 年 12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新华社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凌军辉、胡喆、朱筱)执着科研
60 余年，他不搞科研就会“犯瘾”；立志复兴中国火炸药，80 多岁
的他仍奋战在科研一线，一年一半时间在出差；外出度假，他会
和老伴“约法两章”：“你正常出去玩，我正常在房间工作”……他
就是 8 日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
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

比炸药发明者诺贝尔晚出生一个世纪的王泽山，在火炸药
研究方面的贡献堪称“中国的诺贝尔”。60 多年专注火炸药研究
的他“用科学研究科学”，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
原创成果，让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现代重焕荣光。

他让我国火炮射程提高 20% 以上

时间回到一年前。在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王泽山发明的“远程、低过载、等模块”发射装药技术，使我国身
管武器的射程、最大发射过载、炮口动能等核心指标世界领先，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高效毁伤、精确打击、
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的重要
发展方向。这一世界性难题，虽经多年研究，但至今国际上未能
完全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

彼时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泽山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经过
20 多年的钻研，他独创补偿装药理论和技术，通过实际验证，我
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 20% 以上，弹道
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

这并非是王泽山首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时光倒
回到 1996 年，他发明的“低温感度发射装药与工艺技术”同样摘
此殊荣。时至今日，其材料工艺、弹道和长储等性能仍全面优于
国外技术。

和平年代，硝烟渐远，但那些储备超期的火炸药却有可能对
环境和社会构成重大危害。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王泽山率先攻
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
安全隐患同时，变废为宝，探索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路。

60 多年坚持不懈，王泽山不仅撰写出版著作 15 部，建立了
“发射装药学”，还主持编写高校火药学系列教材 10 部 410 万
字，先后培养了 90 余名博士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火
炸药学科、技术研究以及国防领域的领军人才。

60 多年只做一件事

世上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为什么王泽山却选择了冷门的
火炸药专业，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面对记者的疑问，这位 82
岁的老院士讲起了小时候的刻骨经历。

1935 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小时候父亲经常悄悄提醒
他，“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

“不做亡国奴，就必须有强大国防。”父亲的话让王泽山从
小就暗下决心。1954 年的夏天，王泽山以第一志愿报考了哈
军工，并成为班上唯一一名自愿学习火炸药的学生。

64 年时光飞逝，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人，王泽山强军报
国的初心始终没变。

“直到现在，王老每年仍有一半时间在出差，每天工作时
间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秘书廖昕拿着每天满满的工作安排，
心疼周末从不休息的王泽山，“所以他没有星期几的概念，说
起时间都是几月几号。”

在同事和家人眼中，王泽山是一个科研重度“成瘾者”。王
泽山的学生、原南京理工大学校长徐复铭教授告诉记者，王院
士生活中因为想问题而经常走神，有时到一个地方办事，从前
门进来又从后门出去了。

采访中，王泽山透露了和爱人的“约法两章”。“我工作的
时候，相互之间不打扰。遇到春节等长假，我们约定外出旅游。
到了地方，她正常出去玩，我正常在房间工作。”王院士轻描淡
写的“正常”，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王泽山说，如今搞科研，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去参照国外的
解决方案和研究进展，但他总希望“用科学研究科学”走一条
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

科研“很拼命”，生活“很将就”

火炸药研究经常要选择极端条件去户外做实验，高温酷
热、低温极寒是常有之事。但年逾八旬的王泽山每次实验都要
亲临一线。

就在此次获奖前一个月，王泽山还两度前往沙漠做实验。
“一次他带着我们做实验，零下 27 摄氏度，数据采集仪器都不
工作了，他却坚持了一周，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在王泽山
团队成员堵平研究员看来，王老搞科研的劲头之大，很多年轻
人都赶不上。

科研上如此“拼命”，生活上却很“将就”。到北京开会出差，
王泽山经常住在一家科研单位的地下室招待所。虽然条件艰
苦，上厕所、洗澡都要跑老远，他却甘之如饴。而在王泽山的办
公室和家里，储存了不少方便食品，这经常就是他的一日三餐。

周围人都知道，王院士最怕“麻烦”。参加学术会议，他总
是开完会就走，不参加会后聚餐；出差也不用秘书或其他人
陪，基本都是一个人。一次他被邀请参加活动，由于穿得普通，
又是一个人，现场工作人员拦住问他：“你是司机？”

“怕麻烦”的王泽山却从不麻烦别人。按规定，院士可以配
车。但几十年来，他出门从不向学校要车，也不要其他人送，交
通问题都自己解决。

刚领完奖，这个荣誉等身的“80 后”老院士又雄心勃勃向
着新目标发起冲击，“无烟火药出现 100 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
无溶剂制造工艺的难题，我们正计划用一种颠覆性发明取代
现有的技术。”

“中国诺贝尔”复兴中国火炸药
记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

▲王泽山院士在南京理工大学汤山科研试验中心靶场
（2017 年 12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新华时评
一辈子全心全力干一件事——— 王泽山一生钻研火药，侯云

德与病毒斗了半个多世纪。道固远，笃行可至——— 这是 8 日站上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两位院士给中国科技界尤其是科
技管理者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有其内
在规律。重大科技成果需要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绝非一朝一夕
可得。能够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从举国振奋的“两弹一星”、杂
交水稻，到世界领先的铁基超导、超级计算机，哪一项成就不是
经过几代科学家、数十年积淀而来？

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规律，耐心投入方有产出，科学家往往坐
了几十年冷板凳，才振翅高飞、一鸣惊人。但如果只盯着一鸣惊
人，一味拿短期绩效当作考核标准，就会导致部分科研人员紧盯
“短平快”项目，不敢去碰一些有原创性、能带来重大突破但风险

大、周期长的课题。而后者恰恰是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
化战略科技力量所亟需的。

欲速则不达，只有把基础打得更扎实，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才能变得更强。这需要我们更加尊重科学规律，为醉心基础研
究的科研人员创造更多宽松环境，继续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和
考核评价机制，让他们有“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的自由、激情，
而无后顾之忧。比如，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更持续、长远的规
划与支持；加快改革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聚焦原始性重大
创新、引领性前瞻研究；落实首席科学家制度，赋予创新领军
人才更大的资源支配权等等。

这些年我国科技进步有目共睹，这是多年艰苦努力的结
果。科学研究要的是坐冷板凳、下苦功夫，不能一味东摇西摆。

全社会要进一步创造条件，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有“一辈
子只干一件事”的恒心。

(记者陈芳、董瑞丰)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让醉心基础研究者能“一辈子只干一件事”

新华社杭州 1 月 8 日电(记者朱涵、胡喆)8 日举行的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
娟代表 11 家单位上台领取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的证书。台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正面带笑容为妻子
鼓掌。

一位是项目领衔人，一位是主要完成人之一。这对院士夫
妻共同参与完成的“一种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
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用“中国方
案”解决了传染病“世界难题”。

女院士带头吃鸡，科研伉俪并肩作战领

跑新发传染病防治

2013 年春，恰逢 SARS 疫情消除的第 10 年，我国长三
角地区突发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病情凶险，病死率
超过 30%。

正当人们因为禽流感“闻鸡色变”之时，一段女院士在媒
体镜头面前亲自吃鸡以示安全的视频传遍了互联网。

这位女院士就是李兰娟，她用专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
在第一时间解答了公众的疑虑，为抗击传染病威胁在关键时
刻稳定了人心。

彼时，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收治多
名患者，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正紧急部署防
治研究。

郑树森当时是浙大一院院长，李兰娟是浙江大学传染病
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疫情最为紧急时，浙大一院的一
个病区收治了四五十个病人。”李兰娟说。

大战当前，郑树森调度全院医疗力量团队作战，与李兰娟
并肩作战，每天组织疑难危重患者病例讨论，共同坐镇指挥，
夜以继日地奋斗在抗击疫情一线。5 天内，团队确认了新型
H7N9 病毒，并向全球公布了基因序列，两天后，研究团队成
功研发检测试剂，3 天后推广至我国 31 个省区市，5 天后推
广至周边各国，7 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进行推广。

李兰娟说，明确了病毒基因序列，就知道如何对症治疗，
使用什么药物、如何进行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之上，团队开创
了“四抗二平衡”的救治策略，显著降低了患者病死率。

在 H7N9 禽流感防御治疗方面取得的系列重大创新和
技术突破也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联合考察报告》中评述：“中国对
H7N9 禽流感疫情的风险评估和循证应对可作为今后类似事
件应急响应的典范。”

每天只有吃早饭能见一面：救死扶伤是

共同理想

说起李兰娟、郑树森这对院士伉俪，他人的评价是：医学
狂人。每天上午 8 点准时到达医院，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回家

是常事，常常是一个在台上做手术，一个在实验室讨论问
题。虽然同在一家医院，早餐是两人在一天中唯一在一起吃
的一顿饭。

他们很少讨论家庭琐事，更多的话题是病人和工作。他
们的研究主业有一定关联性，一内一外，可以说是一个链条
的上下游———

遇到她开创的人工肝技术无法治疗的肝衰竭患者，她
会把病人介绍给郑树森，请他考虑肝移植，而郑树森在收治
一些重症肝病患者时，也会根据病情建议病人尝试人工肝
治疗，寻找更加合理对症的治疗方案。

对工作这份相似的“狂热”，也来源于李兰娟和郑树
森早年类似经历：他们都曾有过走家串户的“赤脚医生”
生涯。

郑树森说，如果没有那段经历，他们不会那么深刻地体
会到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有多差。当他们有幸踏入医科大
学的大门时，都暗暗立下志向，一定做个好医生。

“一切都为了病人，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所以都
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想尽办法挽救病人，降低病人病死
率。”李兰娟说。

载誉却不满足：开创人体微生态研究

一位是传染病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多器官联
合移植事业的开拓者，李兰娟和郑树森这对院士夫妻，在
数十年携手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并已经形成
一个由郑树森和李兰娟共同领衔的终末期肝病综合诊治
创新团队。这个创新团队在攻克终末期肝病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形成，包含临床与基础、外科与内科多学科交叉领
域人才。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该团队就在肝病治疗领域取得
多项突破，并开始对肠道菌群与肝病发展进行研究，近期的
最新成果证实了李兰娟和郑树森此前的猜想。

“正常人肠道内的有益菌数量超过有害菌，而重症肝
炎病人则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肠道内的‘坏细菌’大大
超过‘好细菌’，则可能对肝脏产生致命性危害。”李兰
娟说。

在李兰娟牵头下，该团队在终末期肝病发生机制研究
上获得新突破，首次发现肠道微生态紊乱与肝病重症化发
生发展密切相关，率先揭示了肝病肠道微生态宏基因组变
化规律。

李兰娟重点开展肠道微生态的研究，郑树森也在肝移
植方面应用微生态技术和理念，他们互相给予科研灵感，也
互相成就彼此。

短短 20 年，他们的研究让我国微生态学研究从跟跑
到领跑。 2015 年 3 月，李兰娟出任国际微生态联盟大会
主席，这也是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第一次当选这一领域的主
席。

用“中国方案”解决传染病“世界难题”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背后的院士夫妻

“科学真美！”
在 201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

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唐本忠眼中，科研通向一片无限可能性的
新天地，令人兴奋、充满希望。

唐本忠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聚集诱导发光(AIE)——— 这
项中国人改写光物理课本的发现，开辟了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引
领性的基础科学研究全新领域。

光，给万物温暖，助生灵繁育。有机发光材料是当代光学研
究的前沿热点，化学家们对发光性能优异的功能分子梦寐以求。

然而，“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
喝。”平面共轭结构导致许多有机发光分子在稀溶液中发光很
强，在高浓度溶液中或聚集状态下却发光减弱甚至消失。这一写
入光物理课本的聚集导致发光猝灭(ACQ)现象好比有机发光
材料的阿喀琉斯之踵，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让英雄前行的
盔甲染上暗淡之色。

与教科书“背道而驰”的聚集诱导发光，源自一次“不经意就
会擦肩而过”的发现。

2001 年，课题组在实验中偶然发现一种噻咯衍生物在薄层
层析板上不发光，但随着溶剂挥发，由“湿”变“干”的样品在紫光
灯照射下却闪闪发光。唐本忠先是惊出一身冷汗，随后反复实
验，确认这种噻咯衍生物在溶液状态基本不发光，在聚集态却发
出明亮荧光！

越聚集越发光，不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而是“人多力量
大”！

AIE 特性的荧光材料聚集发光的“秘密”在于分子内运动
(包括旋转和振动)受限。课题组发现，AIE 物质在分子结构上

有个显著特点——— 拥有很多单键连接的芳香环。它们像一个
个小螺旋桨，在稀溶液中自由旋转或振动，消耗了紫外光给予
它们的能量。但在聚集态下，分子之间错落堆积，螺旋桨转不
起来，能量辐射跃迁，因而产生荧光。

发光材料领域一扇全新的大门就此打开！AIE 概念提出
以来，已吸引 80 个多国家和地区超过 1500家科研单位的科
学家进入该研究领域，近两年每年新增的 SCI级 AIE 论文均
超过 1000 篇。

发光二极管、智能材料、爆炸物检测、化学传感器、癌细
胞追踪、细菌成像……近年来，AIE 材料在光电、传感、生物、
医疗等诸多领域开始应用，被全球材料科学家“玩”出了各种
花样。其中用于生物成像和示踪的 AIE 荧光探针备受市场
期待。

与传统 ACQ 材料相比，AIE 材料制成的生物探针在成
像分辨率、抗光漂白性、长期追踪能力、自定位能力等方面性
能更佳。

肿瘤手术中，医生常常为“切多了器官不能再生，切少了
病灶还在”的困境而烦恼。“AIE 材料荧光探针可以让癌细胞
发光而正常细胞不发光，从而‘划出’二者的清晰边界。一旦应
用临床，有望使癌细胞切除手术精确度大幅提高。”唐本忠
说。

对唐本忠而言，拿奖不是目的，兴趣和热情才是从事科研
的不竭动力。“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是疯子还是英雄？别人怎
么看不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英雄就行。”唐本忠鼓励学生们
秉持一腔热情投入科研，“这才是步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记者余晓洁、田晓航)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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